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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大门，向前
略走几步后左转，尽头赫然映入眼帘的是已经斑驳的“殷墟考
古数据库工作室”的标牌。标牌所属的屋子位于一排平房的南
端，屋旁矗立着一棵亭亭如盖的核桃树。这里位置独立，不易
受到外界干扰。安阳工作站技师孟军就在这间屋子里整理洹
北商城制骨作坊遗址出土的骨料，长方形的桌子上摆放着电
脑、电子秤、卡尺和现生动物骨骼标本，她的手边则堆摞着盛
满出土动物骨骼的塑料筐，足有一人多高。拼对、分类、鉴定、
测量、观察、称重、记录，这便是她每天的工作内容，繁琐而又
重复。而在另一个整理室内，技师管明丽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工
作，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对距今3000多年的动物骨骼进行初步
的分析与解读，将这些深埋于地下的“无字天书”进行翻译、转
化，为考古学家复原社会和重建历史提供基础材料。

时光流转，南墙外的核桃树落叶又开花，现在已是孟军和
管明丽与骨头打交道的第15个年头了。尽管更换过多个工作
地点，但不变的是她们始终携带在身边的那些骨骼标本、测量
称重工具以及有些泛黄的参考书，这也正如她们对待考古事
业的初心，择一事而终一生。

结缘“考骨”

在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史中，制骨手工业始终占有重要地
位。殷墟的动物遗存研究最早见于德日进和杨钟健的《安阳殷
墟之哺乳动物群》一文，该文的研究范例在动物考古学研究史
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2002年、2006年，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
遗址发掘出土了 36吨动物骨骼。整理如此巨量的材料，不仅
要面临大量时间、经费等投入的挑战，也迫切需要专业动物骨
骼鉴定人员参与其中。

追忆往昔，孟军和管明丽对于考古工作的第一印象，还是
从清洗陶片开始的。当铁三路制骨作坊整理任务“找”来时，她
们也未曾想到从此与动物骨骼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殷墟铁三
路制骨作坊的大规模发掘，到如今洹北商城制骨作坊的精细
化发掘，这个缘分竟持续了十几年之久，“骨头”成了她们工作
与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成了她们身份的重要标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李志鹏博士是带领
孟军和管明丽入门的重要指导老师，他们不仅是“师生”，也是
最为默契的工作搭档。孟军坦言，直到现在，她们在整理时遇
到难题，第一时间还是要寻求李老师的帮助。当然，师傅领进
门，接下来的“修行”还是得依靠学生自己的勤学苦练，这对于
文化水平不高，且没有任何动物考古学研究基础的她们来说，
其难度可想而知。

铁三路制骨作坊虽然出土了盈千累万的骨料，但绝大多数
是黄牛骨骼，这无疑为孟军和管明丽快速入门提供了便利。鉴
定是动物骨骼整理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孟军和管
明丽结合整理内容特点，从黄牛骨骼部位、左右骨骼的辨识开
始学起，边学边琢磨，边学边工作。但艰巨的任务留给她们的学
习时间非常有限，想要在短期内熟练鉴定骨干、关节等大块骨
骼，仅依靠白天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赶上进度，晚上和周
末的休息时间也被她们用来“琢磨”骨头，那段时间她们与骨头
形影不离，记不住就拿着图录与标本一遍遍比对，整理时有疑
惑就互相讨论，除了常见的骨骼特征外，她们还留心总结不同
骨骼的形状、弧度、厚度、骨骼内壁的纹路以及有无松质骨等具
体特点。她们对骨头的痴迷甚至延续到了日常生活中，平时吃
饭但凡遇到骨头，都会留心观察其形态特征，辨别骨骼部位，甚
至还尝试自己动手制作骨骼标本，用于观察和学习。

铁三路制骨作坊除了黄牛外，还有马、鹿、猪、狗、羊等动
物。因为制骨作坊出土最多的是黄牛骨骼，孟军和管明丽就以
黄牛骨骼为参照系，在李志鹏的培训下学会触类旁通，渐渐掌
握了不同动物的骨骼形态特征和鉴定特征，逐步建立起家养动
物骨骼鉴定的基本知识框架。走到这一步，她们仅用了半年多
的时间。然而对于孟军、管明丽来说，在这些看似简单的学习步
骤背后，需要付出的是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与坚持。在将近不惑
之年重新踏入一个新的领域，学习一门新的技能，工作内容的
困难、家庭的琐碎、记忆力的衰退都在不断考验着她的耐心与
毅力。时至今日，她们再回忆起当年，种种艰辛仍历历在目。

铁三路制骨作坊中的多数骨骼经过锯切、锉磨后，仅余下
少量不可使用的部分，甚至有如指甲盖大小者。随着学习的深
入，李志鹏老师对孟军和管明丽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不仅大块
骨骼要鉴定到具体类别，分辨前后、内外和左右侧，小块骨骼
也要尽可能地进行细致鉴定，记录骨骼表面特征和痕迹。每隔
一段时间，李老师都会检验她们的学习成果和工作内容，敦促
她们不断进步。

按照预先设计的整理方案，从 2008年开始，孟军和管明
丽用了 5年时间初步完成了铁三路出土骨骼的整理任务。随
着一筐筐骨骼被归入仓库，裹上岁月的尘埃，她们与铁三路的
故事也被定格于此。但这里的每一块骨头都曾见证了她们的
努力、拼搏与坚持，见证了她们踏入动物考古学领域的艰难历
程。夏天闷热的库房、冬天被冻得不可屈伸的手指，这些困难
都没能消磨她们的初心，反而使她们愈加坚定，不断超越自
我，最终成长为优秀的动物骨骼鉴定技师。

走向田野

2020年，位于洹北商城宫城西北部的制骨作坊发掘工作
启动，孟军被派往工地，带领学生在现场进行骨料清理、鉴定
和提取工作。这是她第一次参与田野发掘，也是首次将工作的
场地转移至室外。

在多学科合作的前提下，为更全面地获取与制骨手工业相
关的材料和信息，领队何毓灵和老搭档李志鹏认为精细化发掘
势在必行，旧石器时代的“打格分方”法被借鉴过来，合作策划
适合手工业作坊的发掘与遗物记录、收集的方案。发掘者采用
了水平分层和垂直分区相结合的发掘方式，使制骨废料坑中的
每一块骨骼都拥有了唯一的层号、区号和数字编号，并有专门
的记录。2020~2022年，一共清理了七个制骨废料坑。孟军作为
这次发掘中的主力，又一次接受了两位老师的重任，只不过这
一次工作舞台直接移到了遗址田野发掘现场，几乎参与了每个

废料坑从分层、分区到骨骼提取的全过程，现场编号收集了四
万多件标本。历经漫长岁月埋藏的骨骼，在清理出来后需要抓
紧时间拍照和提取，暴露时间过长则会引起风化，影响骨骼的
保存和辨认。多个废料坑同时发掘无疑给孟军带来了不小压
力，尽管有学生帮忙，但作为专业的动物骨骼鉴定技师，虽然李
志鹏在发掘之初已经基本定下来工作流程和观察、记录与提取
方案和新的针对性训练，她依然需要辗转于不同废料坑中，自
己留心观察和记录特殊现象，自己独立或和李志鹏讨论解决遇
到的各种“疑难杂症”，这不仅是精细化发掘的要求，更是敬业
与负责的体现。有些坑中的骨料细碎且密集，甚至还堆积着成
片烧骨，这些特殊骨骼不仅辨认个体困难、编号耗时费力，提取
时更须小心谨慎，以防破坏骨骼的完整性。在繁重的工作之外，
对于学生提出的疑惑，孟军也总是认真解答，毫不吝啬地传授
自己的鉴定经验，从不同角度启发和引导学生。

从一个灰坑到另一个灰坑，从一个格子到另一个格子，寒
来暑往，孟军始终坚守在发掘现场，日复一日地编号、鉴定和
记录。疫情期间出行受限，为了不耽误进度，孟军更是过上了
起早冥暗的生活，一天之内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在了工地。因
为倾注了太多心血，这些骨头她比谁都更要熟悉，也十分珍
视，每每谈起洹北商城的骨料，她的眉眼中更是尽显神采，对
洹北商城的制骨工艺和生产也有自己的思考，“洹北的‘剥片
式’取料明显跟铁三路不一样，洹北更注重对骨骼的高效利
用。铁三路出土了不少骨器成品，但在洹北这次发掘中却很少
见，说明这里可能不是作坊的核心生产区。”四万多件标本对
应的更是四万多份手写标签和记录，这些文字不仅记录了在
每一块骨骼上发生的古今对话，更记录了孟军数年来始终不
变的初心与坚守。

与孟军一样，管明丽也迎来了她的田野挑战，用她的话
说，2023年是她的“狗年”，2024年是她的“马年”。

2021年开始，殷墟王陵区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启动，
不仅首次发现了围绕在王陵区周边的围沟，更是新发现了一
批祭祀坑，祭祀坑内出土的动物骨骼有马、狗、羊、猪、鹿、牛
等，动物种类十分丰富。

当听说李志鹏老师要把现场鉴定的工作交给自己时，管
明丽有点想打退堂鼓，毕竟室内鉴定与现场鉴定有很大不同，
特别是一个祭祀坑内多个动物交织叠压在一起时，根本分不
清个体，但干工作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李志鹏老师在现场手
把手教，记录怎么写、照片怎么拍、分不清个体的时候就顺藤
摸瓜……慢慢捋……说着容易做着难，待李老师一离开工地，
管明丽立即感到千钧重担压在自己肩头。这批祭祀坑，人和狗
在一起祭祀的不少，特别是K25、K26这两个祭祀坑人和狗就
是混在一起，用管明丽的话说，“真是感觉人中有狗，狗中有
人！”鉴定K26祭祀坑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以至于晚上
睡觉都是在连说带比画的，早上起床她爱人问她半夜睡觉又
说又比画的是干嘛呢？“分狗架呢！”这样的回答真是让人摸不
着头脑！一个月的辛苦没有白费，看着自己绘制的草图，基本
理清了头绪，管明丽觉得，当时祭祀时一定有其规律和含义。

2024 年，殷墟王陵区又发掘一批祭祀坑，有猪、鹿、象、
狗、牛、马等，但以马的祭祀坑最多，所以管明丽说这一年是她
的“马年”。从三月到十一月，管明丽一共在王陵区鉴定了 18
个祭祀坑，其中马祭祀坑就有12个，有2匹马、4匹马，最多的
一坑有6匹马。马的摆放姿势各有不同，其中有几个祭祀坑的
马，后腿被高高地抬起，前肢微曲，摆出奔跑的姿势，可以让人
遐想到当时马儿在奔跑的场景。

之前为了让管明丽进一步掌握马骨的鉴定以及马的年
龄、性别等专业的判断依据，李志鹏老师又从北京赶过来教会
管明丽怎么鉴定马的年龄、性别、病理……，这些让管明丽又
成为鉴定、分析马骨的行家里手。管明丽说，在鉴定这些动物
骨骼时，看着是不会动的骨架，其实它会告诉你很多信息，它
多大了，有没有生过骨骼病，生前是用来骑的战马还是用来拉
车的……从原来的为了工作而工作，安排干啥就干啥，到现在
对这份工作的喜欢和热爱，对很多问题的思考与探究，考古工
作真的是看着枯燥、无味，其实只有自己知道其中的乐趣是无
以言表的。

殷墟见证了孟军、管明丽的成长，她们也用奋斗与拼搏在
殷墟发展史中留下了珍贵回忆。她们与骨头结缘，也因这些骨
头获得了对话历史、触摸历史的机会。她们在不断的探索与挑
战中，得以深切感悟考古，扎根考古。“技师”一词之于她们不
仅仅是一份荣耀，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和担当。

在安阳工作站，还有许多像孟军、管明丽这样优秀的考古
技师，他们从事着田野发掘、器物绘图、青铜器修复、甲骨文拓
印等工作。这些身怀绝技的技师，与考古相伴而生，他们用技
艺和智慧将破碎的历史拼接成型，帮助考古学者架起了沟通
过去的桥梁，推动了考古事业的发展。他们的工作看似平常无
奇，却积淀着经年累月淬炼成的珍重技艺。他们中的多数人受
到父辈的熏陶，薪火赓续，奋楫笃行，他们深知技艺的精华并
不依附于工具，也不在手上，而是那份永不懈怠的责任心，以
及不间断的自我超越和磨炼。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大放异彩，
却在报告的致谢中被一笔带过，他们为考古事业奉献终生，却
被隐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平凡而又伟大。得益于他们的贡献
与坚守，文明的内涵被无限丰富地延展下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

清代乾隆皇帝世称“玉痴”，他爱玉、藏玉、赏玉，甚至
还钦定玉器设计图稿，使清代宫廷玉器达到古代制玉的最
高水平，世称“乾隆玉”。

据说而今故宫三万多件藏玉中，就有约半数是乾隆时
期入藏的，乾隆还创作了800多首咏玉的御制诗文，既有对
玉器的称颂和赏鉴，也有对玉器的困惑和误识。

其中，有一种玉器令他反复考量了近半个世纪，直到寿
终也未得尽解。然而，在他去世170多年后，苏州草鞋山遗址
的一个惊世考古大发现，不但了却了乾隆皇帝生前的遗憾，
还为世人揭开了一个千古未解的玉器谜面，乃至更成为后
来考古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乾隆皇帝的一生困惑

距今二三百年前的清乾隆十三年（1748），37岁的乾隆
皇帝迷上了宫廷收藏中一类器型独特的古玉，此后一直到
82岁，乾隆皇帝一直没有停止对这种玉器的观察和研究，
并记录成诗共计17首。

乾隆是位长寿皇帝，终年 88岁，他对这种几乎历经半
生题写诗句的玉器，也一直困惑该如何定名，是何用途，出
于何时？

比如1778年夏，他在御题诗《题汉玉辋头缾》写道：“辋
头于古不为重，重以历今千百年。物亦当前弗称宝，人应逮
后乃知贤。试看血土经沈（沉）浸，已阅沧桑几变迁。张释之
言真可省，拈毫欲咏意犁然。”

被乾隆称作“辋头缾”的汉玉，在乾隆的 17首诗中，有
时还被写作“辋头”“杠头”等。乾隆考证认为，所谓的“辋
头”，就是古时候肩抬车辇或乐鼓时，用来套在车辇或乐鼓
前面横木上的玉器。

不过，这个推测困扰了他几十年。乾隆年老时在写最
后一首为此玉器的题诗中怀疑，“辋头”不太像是古代辇车
套在抬杆上的饰物，觉得杆木端头如果套装“辋头”，抬举
者肩部会不会被搁得不舒服。

乾隆对“辋头”年代也多有思忖：“呼为辋头者，不知起
于何时？”他的 17 首有关“辋头”的诗，题为“汉玉”的 15
首，题为“古玉”和“旧玉”的各一首。从他写的“远当虞夏
近称周，曰汉还应贬一筹”“辋头曰汉古于汉，入土出土沧
桑更”等诗句看，他已意识到“辋头”可能还不止是汉代
的，早到夏商周时代或更远古时期也不是不可能，“为古
器无疑”。

迷失在历史中的玉琮

被乾隆视为“古器无疑”的“辋头”，其实谜底就是现今
我们在考古发现中常见的史前玉琮。

玉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柱形玉器，柱体上的横刻纹饰
把柱体分出数量不等的节数，少的一节，最多达十九节。它

起源于距今五千多年前的良渚古国，为国王和贵族所有，
象征着拥有者的至高身份和至尊地位。

玉琮在先秦史籍中也不乏记载，比如西周时期所著的
《周礼》就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
黄琮礼地。”可见，琮是一种祭祀天地用的礼仪用器，从五
千年前的良渚时期传到了周代，而且还有文献记载。

东汉时期对玉琮的认知逐渐模糊，许慎的《说文解
字》、东汉柳敏碑上的“六器”图，对琮的名称、时代、用途渐
趋迷茫，连琮的形状图样也已变形走样。北宋时赵九成《续
考古图》著录中对玉琮的记载，已经字、图分离，完全对不
上号了，玉琮彻底进入了历史长河的失忆状态。

一生未解琮为何物的乾隆带着疑惑去世之后，清光
绪年间文人吴大澂《古玉图考》终于考辨出所谓“辋头”，
原来就是古文献上说的玉琮。这才算把实物和图文真正
画上了等号。但玉琮究竟是什么时代的玉器呢？当时的人
们又多误认为是周汉时代的，不曾想过它的年代其实还
会更久远。

一朝出土惊天下

千古之谜常有，考古使它复活。1972年至1973年，考古
工作者在江苏吴县的草鞋山遗址良渚文化墓葬里，第一次
发掘出土了玉琮。世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玉琮是一种被
大量制作和使用的史前时代良渚文化的典型玉器，年代坐
标是距今5000年前后。

草鞋山遗址考古首次证明了玉琮是良渚文化遗物，既
了却了乾隆皇帝一生的困惑和遗憾，也为中国玉器研究开
创了一个全新局面，拉开了考古学家关注良渚时期长三角
地区五千年文明起源研究的大幕，开启了后续中华文明起
源和形成研究热潮到来的先声。名不见经传的苏州草鞋
山，由此声名远扬，创造了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中国考
古大事件。

顺便说到，草鞋山遗址良渚文化高等级玉琮的出土，
还意味着5000年前的草鞋山所在地，早已不再是6000多年
前马家浜文化、5500年前崧泽文化时代那种普普通通的史
前平民村落了，而应是当时的一个区域文化中心。换言之，
把苏州的建城史提前到五千年前的中华文明起源时期，也
不再是没有依据的妄言或虚语了。

玉琮传承，千古之谜；考古解密，还看今朝。如今，草鞋
山考古遗址公园已经建成开放，向我们展示了马家浜文
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吴越文化这一苏州早期发展的
历史年表和画卷，向世人揭示了苏州城市起源与发展的悠
久历史底蕴。

草鞋山遗址不仅承载着苏州的历史文化，也蕴涵着长
三角江南地区的地域文化，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做出了独
特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文物学会文化遗产传播专委会）

性别本身是生物学所决定的，男女两性是自然界基本
的存在形态。高等灵长类动物中就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性别
分工，人类在百万年演化过程中是如何随着外在文化适应
手段的提升，从生物学性别开始向社会性别转变并最终形
成社会分工，这其中的过程和动因都需要通过考古学来阐
释。社会性别（Gender）最早是一个人类学上的概念，与生
理层面的性（Sex）相对，性别强调通过社会实践的作用而
形成的在社会角色、行为、思想等方面的性别差异。二十
世纪末期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盛行，在此影响下西方考古学
最早提出了性别考古这一概念。也正是源于女权主义影
响，起初性别考古主要用于研究女性在人类历史中的角
色、地位和作用，从而打破研究中长久存在的男性主义偏
见。后随着性别考古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定
义中的 Gender 不再仅仅侧重于阐释女性，而是旨在强调
探索两性在人类社会中的意义。尤其对于史前考古而言，
主要是聚焦于自人类起源到农业起源、早期国家起源中由
性别建构起的社会关系层面的复杂演化过程。如果说在漫
长的人类早期演化中，性别更多类似于高等灵长类或杂食
性动物的生理本能，到数万年前的晚期智人阶段，性别意
识及其社会因素则伴随着人类从狩猎采集向农业生产的
转变而日益凸显，并影响着因性别间的“博弈”而产生的
不平等。

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中的性别可直接观察到，但如
何从考古材料中识别出性别因素却十分困难，除直接的人
骨性别鉴定外几乎无法寻找到更多的证据与性别直接绑
定。正因如此中程理论在相关研究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即
借用大量的民族学材料辅助推理，以架起从考古材料到解
释社会结构间的桥梁，这一方法在西方史前性别研究中有
着较高的使用频率。以民族志材料为先导，如在美国西南
考古研究中，学者通过运用相当于“直接历史法”的可良
好对应的民族志材料，来着重观察性别在农业适应中的作
用，并最终通过类比得出了该地区从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变
过程中，女性多参与到植物采集、驯化决策、加工食用等
环节，而男性多与狩猎活动相关联的论断。以此为依托，
研究者将西亚南黎凡特地区从纳土芬文化时期到早期青
铜时代出土的人骨材料进行了系统的统计，并建构出分析
模型来讨论性别分工差异，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只讨论
性别鉴定，而迈向了对社会因素的探讨之中。

其实，相较于西方性别考古学研究的蓬勃发展，中国
考古学对性别考古这一议题也并不陌生。20世纪 60至 80
年代学界依据马克思主义对原始社会划分中的母系氏族
与父系氏族的关键概念展开了诸多可归属在“性别考古”
范畴内的研究，即多从墓葬来探讨史前社会形态。极具代
表性的是对半坡、姜寨等仰韶文化时期遗址的社会形态之
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性别考古研究自此之后的很长一
段时间稍显沉寂。21 世纪伊始随着西方性别考古学的引
介，中国学界也展开了不少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性别研
究与中国考古学》一书，作为中国性别考古研究的接续之
作，书中汇集了诸如社会角色、性别分工、社会权力、社会
地位等多方面研究。研究的内容大都集中在历史时期考
古，而对史前时代性别考古的关注相对较为薄弱。

与历史时期考古不同，史前考古由于缺乏文献，因而
在考古材料中寻找到性别因素更加困难。考古科技分析技
术可以为我们寻找人类物质遗存中的性别因素提供基础。

人类骨骼考古学除可以鉴定性别外，古病理的研究也可反
映出自两性分工以来人类骨骼的物理变化规律，如识别出
因长时间固定劳作所带来的劳动损伤。此外，生物化学中
的DNA、同位素等分析手段，能够提取更多关于两性社会
因素的信息。例如通过对人骨中 C、N 稳定同位素的统计
分析来还原古人的饮食结构和生计方式。同时，中程理
论，至少包括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方法，可为从考古
材料向社会生活阐释的过程中架起链接。旧石器时代晚期
以来，性别意识与实践在人类从狩猎采集向定居农业转变
过程中日益显现。按照狩猎采集聚落体系理论，采取集食
者模式的群体最终更可能走向食物生产，这种生计模式下
就存在停留时间较长的中心营地，这为我们从空间上探索
性别因素提供了可能。以往的解释中，男性一般是在聚落
外从事狩猎活动，女性则更多在居址内承担照料老人和幼
儿的任务，同时在居址周边进行与植物采集、加工的相关
工作。可以想象的是，倘若女性承担更多的植物收集加工
工作，其掌握的相关知识或许促使女性“主导”着从选取
可供种植的植物种子到进一步驯化动物的一系列活动，那
么女性很可能就成了“农业起源”的主体。对应在考古材
料中看到的个体装饰品的崛起，食谱中摄取营养的不均
衡，明显的女性形象的艺术品，更加精致维护的火塘与居
址等，似乎都反映着两性的“不平等”。此外石器生产技术
可能也并非是某一性别的专利。通常对打制石器技术的研
究未关注到石器生产背后的性别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旧
石器时代晚期普遍存在石器小型化现象，这种变化趋势或
许指向至少在该时期女性有能力参与到加工和使用石器
工具的工作中去。例如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一种大
型的锐棱砸击石片与水生资源利用关系密切，研究者通过
实验来论证女性可能是这类石器潜在的制作者与使用者。
不仅如此，陶器的起源可能也与女性密切相关。陶器伴随
着狩猎采集人群流动性的下降而出现，这意味着部分人群
在营地停留时间较长，那么主要负责照顾营地的女性就可
能更多参与了制陶，这一点在民族志资料中也可看到大量
例证。有研究注意到了陶器纹饰布局中的性别因素，并结
合遗址内其他遗存推导可能存在着以女性为主导的社会
形态。除了具体的物质遗存外，也有学者探究遗址空间布
局中的性别因素，即在家户考古概念下通过判断房址中的
活动分区（食物加工区可能为女性区，工具集中区可能为
男性区域）来判定是否出现性别分工并将其与社会复杂化
程度相关联。

可以看出，以上史前考古关于性别因素的研究中，都
不是以所谓“性别考古”的单一概念而进行的，性别考古更
像是一种视角和理念，具体的开展研究仍需要回归到考古
学理论与材料的互动中去。从性别鉴定到社会性别阐释再
到构建史前社会需要一个完整的推理链条。当我们围绕着
人类两性演化的问题探索时，狩猎采集人群是如何向农业
转变的，是谁在此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农业生产建立
后性别分工是怎样出现的，分工又为何会造成性别间的不
平等，而这最终又是如何促使阶级的出现和社会复杂化
的？从农业起源至早期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性别考古是非
常好的切入视角，它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场域或许可以
给予我们不同的解释，并最终构建起更加立体丰富的史前
社会演进图景。

（作者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动物寻古 对话殷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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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鞋山玉琮：揭开一个千古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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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史前的性别
刘丹

铁三路制骨作坊整理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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